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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巴斯塔贝家族有那么两位亲属，他们都不是我们的直系

亲属。一位是叔祖父，另一位是艾伯特家的叔叔，他和我们曾同住在

路易斯汉路，还是隔壁邻居。记得我们初次接触他时（这是与烤马铃

薯有关的另一个故事），我们称他为邻居艾伯特家的叔叔，到后来简

称他为艾伯特叔叔。艾伯特叔叔和我父亲都参加了郊外的耐火砖房的

修建工程，叫做护城楼，所以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我们的暑假。就在那

里，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出现了意外——一个扮成朝圣者的人往鞋子里

塞豌豆时发生了意外（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居然找回了艾伯

特叔叔那位失散已久的恋人。当时她的年纪也不小了，下一个生日就

该满二十六岁了；而他那些年一下子也成长了许多，所以这个意外也

促使他下决心马上结婚。大概在圣诞节来临之时所有的婚礼用品就已

经准备好了。等假期到来时，我们六个还有我父亲、艾伯特叔叔一起

去了护城楼。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在乡村过过圣诞节，这实在是太美妙

了。而他那失散已久的恋人——阿斯莱小姐，在婚礼前我们已被允许

称呼她为玛格丽特阿姨，即使还没有合法化。她和她那快乐的牧师弟

弟以前常常过来，有时候我们会去他们住的雪松庄。在那里我们时常

做游戏——猜字谜、捉迷藏、玩“黑暗中的魔鬼”——这是一个女孩

子会假装喜欢但事实上几乎没有谁会真正喜欢的游戏，还有乡村小孩

喜欢玩的把戏和圣诞树，以及所有你能够想象出的有趣游戏都会在这

里找到。 

    很多时候，无论我们何时去雪松庄，总会有各种各样关于这个令

人难忘的婚礼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从伦敦寄过来的装满帽子和外

套的盒子；数不尽的礼物，不是玻璃的或银饰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胸

针和项链；还有很多伦敦寄过来的可供选择的衣服。我弄不明白为何

一个女人可以为了结婚而需要那么多的裙子、靴子还有其他的东西。

不会有男人因为要结婚而需要二十四套衬衫和二十四件马甲吧。 

    一天，佩蒂格鲁太太去看了她的阿姨，于是她允许我们在厨房里

做太妃糖。我们坐在厨房的壁炉前谈论起这场婚礼，艾丽丝说：“我



想是因为他们要去罗马了。”“你们想想看，在罗马你只能买罗马衣

服，我觉得那些衣服的颜色太鲜艳太奇特了，最起码我知道那里的腰

带就是如此。奥斯瓦德，你来搅拌一下，我的脸都要熏黑了。”她接

着说。 

    尽管还有三个人，还没轮到他，但奥斯瓦德还是拿起了勺子。他

的个性就是这样，不会为了小事而小题大做，并且他很会做太妃糖。 

    “那些幸运的家伙，”霍·奥说道，“我也希望我能去罗马。” 

    “称他们为家伙太不礼貌了，亲爱的霍·奥。”多拉说道。于是

霍·奥回应道：“嗯，那么称他们是走运的人，可以了吧？” 

    “我人生的梦想就是去罗马。”诺奥尔说。诺奥尔是我们的诗人

兄弟。“你只要想象一下那些关于‘罗马大道’的说法，就让人向往

不已。我真希望他们也能带我一起去。” 

    “他们不会的，”狄克说，“那得花很多的钱。我昨天听爸爸这

样说过。” 

    “那只是幻想而已。”诺奥尔回答道，“我会自己想办法借助其

他工具，例如躲在运送牛的货车中，甚至是装行李的货车中。等我到

了那里以后，我可以很轻松地养活自己。我会编些民谣，然后在街头

卖唱。那些意大利人会赏给我一些‘里尔琴’（古代 U 形拨弦乐

器）——这是意大利钱，叫里拉，他们在拼写的时候还加了个字母

‘i’，这特能显出他们那所谓的诗意。” 

    “但你不会写意大利诗啊！”霍·奥张开了嘴巴，直视着诺奥尔

说。 

    “我确实是不太懂，”诺奥尔回答说，“但我可以很快学会。开

始的时候我可以先用英语写，那里肯定会有人懂的。即使他们真的听

不懂，难道他们那南方人的热忱的心不会被这个用陌生语言唱着悲哀

乐曲的、苍白瘦弱的外国小孩所打动么？我就会啦。他们会很快地扔

下钱，因为他们不像北方人那么冷淡无情。为什么呢？这里的人很多

都是啤酒的酿造者，或是面包师，或是银行家，又或是屠夫，甚至从



事着其他更加低下的工作。而南方的人都是血性汉子，种葡萄的，弹

吉他的，或者做其他工作的，他们在阳光下兴高采烈地踩着红葡萄跳

舞，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一定是这样子的。” 

    “太妃糖快做好了，”奥斯瓦德突然说，“霍·奥，闭上你的嘴

巴，去倒一满杯水过来。”然后他滴了一些太妃糖在水里，看看它是

不是好了，再倒一些在一个没抹牛油的盆子上，等它凉了，凝结了，

不打破盆子真别想把它拿出来。大家欢呼起来，它将成为午餐的一道

美味点心，这时没人去理会诺奥尔，直到后来大家陷入一片沉默中时

才又想起他的诗来。 

    第二天，霍·奥跟多拉说：“我想单独和你聊聊。”于是他们来

到隐蔽的楼梯角落里，那个满是裂纹的并且很久以前就不再有什么秘

密的地方。聊完以后，多拉做了些缝纫活儿，她不让我们看，却让

霍·奥帮她忙。 

    “你可以相信这是另外一份结婚礼物，”狄克说，“毫无疑问这

是一个天大的惊喜。”没有人再搭话，其他人都在沿着护城河溜冰。

现在河水已经结成冰，坚实无比。多拉从来不溜冰，她说那会让她的

脚不舒服。 

    我们很不情愿地送走了圣诞节，接着等来了婚礼的日子。婚礼

前，我们所有人都得去新娘的娘家，这样做也方便在去教堂的路上安

排婚礼派对。女孩子们总爱幻想着做伴娘。现在，她们得其所愿终于

穿上了和马夫的衣服一样是白色的、带有很多小斗篷的裙子，以及用

白色海狸毛做成的帽子。她们看上去无忧无愁，个个都想把她们的模

样印在圣诞卡上，这样她们的裙子就会像藏在外套里的白色丝质手帕

一样白净光滑。脚上的鞋扣也是仁慈的印度大叔所赐，都是纯银打造

的。原先还以为那就是多拉准备的神秘礼物，我问她时，她却一口否

认了。这让我们对那东西更加好奇。 

    婚礼上人山人海，挤来挤去的都是人。吃喝的东西倒不少，但都

是冷冰冰的。这倒也不要紧，因为屋子的角落里都跳跃着暖和的火



苗，屋子装饰得很漂亮，到处是小摆设、冬青树和檞树。人人看起来

都玩得很开心，除了艾伯特叔叔和他那粉扑扑的新娘，他们看起来有

些手足无措。人们都说她的样子很甜美，不过奥斯瓦德却认为她不像

人们所期待的那么想结婚。其实她离真正的红粉新娘相去甚远，因为

只有她的鼻梁到鼻尖处是粉扑扑的。教堂里真够冷的，不过她却非常

开心。 

    她那亲爱的牧师弟弟主持了婚礼，他读得比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

都要好，但如果你了解他，你就会知道其实他不是那种让人讨厌的刻

板之人。 

    婚礼匆匆结束后，艾伯特叔叔和他的新娘独自坐马车回家了。然

后我们开始午餐，喝香槟为新娘的健康干杯，尽管爸爸要我们小孩子

浅尝即可。不过我看得出奥斯瓦德不会再要了，一口对他已经足够

了。香槟的味道就像是在苏打水里加药水，以前我们加了糖的雪利酒

比这个好喝多了。 

    不一会儿，阿斯莱小姐，就是艾伯特叔叔的太太，回去换了件白

色的礼服裙又回来了，这时她穿得暖和多了。多拉听女佣说，婚礼之

后厨师端着一盘热汤在楼梯口拦住了新娘，她想拒绝都拒绝不了，因

为我们可怜的新娘今天还滴水未进。我们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她今天看

上去闷闷不乐的。而艾伯特叔叔今天早上却美美地吃了一顿早餐，有

鱼、鸡蛋、香肠，还有果酱，所以他闷闷不乐的倒不是饥饿，而是不

曾想到结婚和去罗马居然如此破费。 

    新娘去换衣服前，霍·奥站起身从餐具柜底下拿出那个牛皮纸

包，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我们原以为在送给新娘前他一定会给我们先

看看的，结果他没有。多拉说她知道霍·奥要做什么，不过这是他的

秘密，她不好说。 

    新娘穿着皮斗篷离去了，看上去很暖和的样子。到后来艾伯特叔

叔的心情还是好了起来，他把忧虑都抛开，还说起了笑话。他说了什

么我记不得了，只是并不觉得好笑，不过看得出来，他想让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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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没多久，两个有苦难言的新人走了，后面还跟着一辆运行李的马

车，行李堆积如山。我们一边欢呼，一边扔大米和拖鞋。阿斯莱老太

太和其他老太太们却已是老泪纵横。 

    再接下来大家说：“多么感人的婚礼啊！”随后纷纷离去。我们

的小马车来了，大家上了车。爸爸忽然问道：“霍·奥在哪里?”我

们向四周看看，却不见他的踪影。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吗，快去把他找来！”爸爸说，“我不想让

两匹马在这里站上一整天，这么冷。” 

    于是奥斯瓦德和狄克去找他。我们以为他可能会回到宴会那儿

去——因为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可他不在那里。奥斯瓦德走时也

没顺手拿一个沾满糖浆的冰糖水果。他很容易拿到的，没有人会在

意，这算不得什么事，只是不太雅观而已。狄克也没有拿。 

    我们进了一个个房间，也不理会那些哭泣的老太太们，当然，我

们对她们说了声“对不起”。最后走进厨房，那些戴着蝴蝶结的女佣

们很漂亮，正坐下来吃她们的午饭。狄克问： 

    “请问亲爱的厨娘，你见过霍·奥吗?” 

    “别到这儿来瞎串门!”厨娘说，不过看到狄克一副彬彬有礼的

样子，也就不生气了。 

    “我看见过他。”一个女仆说，“他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卖肉的屠

夫说过话。他手里拿着个牛皮纸包，说不定他顺便搭他的车先回家

了。”于是我们决定回去告诉爸爸，还提及到包包里的白色礼物。 

    “我想他应该是不好意思送那些东西，”奥斯瓦德说，“于是干

脆带着它悄悄地先回家。” 

    于是我们大伙儿上车走了。 

    “不过那不是普通的东西。”多拉说，“那是另一种惊喜——但

这是一个秘密，不好说。” 

    我们那个善良的爸爸并没有逼着多拉出卖自己的小弟弟。 



    可我们到家一看，霍·奥没回来，佩蒂格鲁太太也没见过他。爸

爸蹬自行车回到雪松庄，看他是不是在那里又出现了，也没有。于是

所有的男人都出来到处找。 

    “他已经不小了，吉卜赛人是拐不走他的。”艾丽丝说。“他也

很难看，没人会要他的。”狄克说。 

    “噢，别这么说!”两个女孩说，“再说他也不是找不到了!”我

们一通好找，花了老半天时间，最后佩蒂格鲁太太进来，拿着一个提

包，说是卖肉的屠夫送来的。提包上没有姓名地址，可我们一看就知

道那是霍·奥的，因为包皮纸上的标签是爸爸买衬衫的那家商店使用

的。爸爸马上把它打开。 

    从提包中我们找到霍·奥的鞋子和背带，还有他最喜爱的一顶帽

子和护胸。奥斯瓦德还以为找到的是他的骷髅骨头。 

    “他跟你们谁吵过架吗?”爸爸问道，可没有人跟他吵过架。 

    “是他心里有事吧?他做了什么错事不敢说出来?”我们一听心都

凉了，因为我们听出了他的意思。那包裹太可怕了，就像一位太太扔

在海边的旧衣服，外加一封遗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异口

同声叫起来，“今天整个上午他都高高兴兴的。” 

    狄克忽然扑向桌子。霍·奥的一只鞋子给弄翻了，里面有个白色

的东西。是封信。一定是霍·奥离开家前写的，上面说： 

    亲爱的爸爸和朋友们： 

    我要去做一个小丑。等我发了财，就会打着滚回来的。 

    爱你们的 

    霍拉斯·奥克塔维厄斯·巴斯塔贝 

    “打着滚回来?”爸爸问。 

    “他的意思是在一大堆钱里打滚。”艾丽丝说。奥斯瓦德发现，

围绕着霍·奥那双鞋子摆放的桌子，大家看得脸都变了色，就像把盐

撒进了金鱼草里。 

    “噢，天啊!”多拉叫道，“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叫我给他缝



一件小丑的衣服，还对谁都不说。他说他要给玛格丽特阿姨和艾伯特

叔叔一大惊喜。我没有想到这事这么糟糕，”多拉拉长了脸说，接着

又补了一句，“噢，天啊！噢，天啊！噢，噢，噢!”她说着说着就

大哭大嚷起来了。 

    爸爸看起来有点儿心不在焉，但仍然非常慈爱地拍拍她的背。 

    “他又能去哪里呢?”他说，他似乎不是在问我们中间的某一个

人。“我看到卖肉的屠夫，他说霍·奥要他把这个包裹送回来，人又

回到雪松庄去了。”这时候狄克咳嗽了一声说：“我原来以为他只是

随便说说的。那时诺奥尔讲到去罗马唱歌赚里拉，霍·奥确实说过，

如果诺奥尔对罗马里拉那么着迷，他完全可以悄悄逃到那里去。” 

    “逃到那里去？”爸爸坐下来，吼了一声。 

    “所以躲到玛格丽特阿姨的装衣服的大藤箱里去——就是我们玩

捉迷藏时她让他躲进去的那个。在诺奥尔讲了赚里拉这件事，说意大

利人很有诗意之后，他就曾多次提到这个藤箱。你们还记得吗，那天

我们做了太妃糖。” 

    我爸爸做事说一不二，他的大儿子也如此。“我这就上雪松庄

去。”爸爸说。 

    “请带上我去，爸爸。”儿子果断地说，“你也许要先发封信

吧。” 

    转眼爸爸就跨上了自行车，奥斯瓦德坐在车后面，向一个危险但

叫人快活的地方——雪松庄奔去。 

    “你们好好用下午茶点，别又有谁不见了，我们回来得晚就别再

等了。”我们骑车走时，爸爸回头对他们叫道。这时候，有头脑的奥

斯瓦德是多么高兴他是大儿子啊。坐在自行车上，虽然在暮色中十分

冷，可奥斯瓦德一点儿不抱怨。 

    到了雪松庄，爸爸用严肃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话说明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后,就到过了门的新娘房间里去找起来。 

    “因为，”爸爸说，“如果霍·奥真像蠢驴似的钻进那藤箱，他



一定得拿出些东西好腾出空来让自己钻啊。” 

    果然不假，我们找着找着，发现床底下有一大包用床单包起来的

衣物——全是带花边的东西：裙子、缎带、浴衣和装饰品。“请你把

这些东西收拾一下，装到另一个箱子里，我要带着它赶上去多佛的快

车。”爸爸对阿斯莱老太太说。她收拾东西的时候，爸爸还一个劲地

向几位不停哭泣的老太太解释着，他为儿子的这种行为致歉——那也

无济于事。 

    奥斯瓦德说：“爸爸，我希望你带上我。我不会给你添乱的。” 

    或许爸爸担心我独自一人摸黑走路回家，又不愿麻烦阿斯莱家派

人送我回去，就把我带上了，不过，他说，他把我带去只是出于后一

种考虑。但是我却希望，他带我是想和有个跟他同样果断的儿子在一

起。 

    于是我们起程了。 

    这段旅程让人心急。因为新娘在多佛的旅馆打开藤箱时，看到的

不是梳妆袍和缎带，准保又哭又叫，而痛苦脏乱的霍·奥，我们可想

而知，一定会把她吓得昏过去! 

    爸爸依靠抽烟来打发时间，可怜的奥斯瓦德这一路上既吃不上薄

荷糖又找不到一点儿甘草糖，可他还是忍受住了。 

    我们到了多佛，艾伯特叔叔和他太太刚好也在火车站。 

    “怎么啦?”艾伯特叔叔问，“出什么事了?我希望家里一切安

好。” 

    “我们把霍·奥弄丢了，”爸爸说，“他应该会在你们这里

吧?” 

    “没有啊，你开什么玩笑?”新娘说，“不过我们倒是丢了个藤

箱。” 

    丢了个藤箱!听到这话，我们一下惊呆了，语塞了。还是爸爸反

应快,开了口，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新娘听说我们给她送回了缎带之

类的东西，心里正乐着呢，可我们站在那里却急得要命，因为霍·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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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真丢了。藤箱这会儿可能在去利物浦的路上，或者正在英吉利

海峡中晃荡着，霍·奥却一去不复还了。这话奥斯瓦德没敢说出口。 

    就在这时，火车站站长忽然拿着一份电报跑了过来。 

    电报上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标签的藤箱被人留在了大炮

街，因为里面发出怪响声，需要检查，被怀疑是电动机器。” 

    爸爸给他讲了霍·奥的事，他愣住了，过了半晌才明白过来，赶

紧把电报给我们看。他大笑着说要回电给对方，想办法让那机器开口

说话，只要它一开口就让它出来，由它的爸爸去领取。于是我们往伦

敦赶去，心情也轻松了，可仍旧舒展不了，因为我们早已是饥肠辘

辘。奥斯瓦德非常后悔没拿点儿冰糖水果。 

    我们赶到大炮街时天色已晚，直奔行李处去。管事的坐在一条长

凳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霍·奥也在这里，这个逃走的小坏蛋穿

着红白相间的小丑衣服，满是灰尘，脸上脏兮兮的，坐在别人的一个

铁皮箱上，两脚踏在一个手提包上，正吃着干酪面包，喝着罐头麦芽

酒。 

    爸爸上去认领了他，奥斯瓦德去看了看那藤箱，箱子很大。箱子

里面的顶部有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好几顶帽子，霍·奥曾经就藏在它

们底下。我们三人在大炮街旅馆过了一夜。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对

霍·奥说任何话。上床后，我想让霍·奥告诉我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事，可他已经累坏了，还憋着一肚子气。我猜想也许是喝了麦芽酒和

在藤箱里颠簸了太久的缘故。第二天我们回到护城楼大宅，由于昨天

晚上就收到了来自多佛的电报，提心吊胆的家人已经冷静了不少。 

    爸爸说他晚上要和霍·奥好好谈谈，不把这事做个了结那后果是

很严重的。霍·奥也活该如此。 

    这个故事要说清楚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事情同时都在各地一起发

生。下面是霍·奥对我们说的原话，他说： 

    “别插嘴……让我一个人说完。” 

    我们对霍·奥非常的客气大度，因为他至少给我们讲述了所发生



的故事。他可不会像奥斯瓦德那样，能把故事从头到尾讲完，尽管如

此，本书的作者还是将他那支离破碎的故事整理成下面的样子。我相

信这就叫编辑的能力吧。 

    “都怪诺奥尔，”霍·奥说，“他干吗提起罗马呢？一个小丑也

比一个该死的诗人好！你们还记得我们做太妃糖的事吗？对了，我就

是在当时想到要做这件事情的。” 

    “可你并没有告诉我们。” 

    “不，我说过。我基本上对狄克说了。他没有说什么，或者给我

什么忠告，他的过错跟我的没有区别。爸爸今天晚上会找他谈话，而

且谈话方式跟我一样……还有诺奥尔。”当时我们忍住了没说什么，

因为我们还想听他讲下去，否则我们会打断他的。 

    “也罢……我在想，如果诺奥尔是个胆小鬼，我可不是，我可不

怕钻藤箱，虽然里面黑糊糊的，我会在铁路上用小刀挖些洞来透气。

看来我把标签绳子给割断了，以致后来它散落了一地，我从透气孔看

得一清二楚，可我什么都不能说。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照看行李，假

如丢了我可对他们不客气。” 

    “说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亲爱的霍·奥?”多拉问道，“不

要怨天尤人了。” 

    “说起来这应该还得怪你，”霍·奥说，“是你答应我去做套小

丑服的。你没说半个不字，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噢，霍·奥，你真是不知好歹!”多拉说，“当时你只说要给

新婚夫妇一个惊喜。” 

    “假如他们在罗马找到我，那确实是个惊喜。我会穿着小丑服，

像玩具盒里的跳跳人一样，从藤箱里蹦出来，并对他们说：‘我们又

见面了!’可结果呢，一事无成，害得爸爸今晚找我去谈话。”

霍·奥说话间隙时就会吸吸鼻子，不过我们只当没看见，我们想他继

续说下去。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对我们讲呢?”狄克问道。 



    “你们很可能会把我关起来。每次我只要做了你们意想不到的事

情，你们就会对我这样。” 

    “你都带些什么去了，霍·奥?”艾丽丝急忙问，因为这时候

霍·奥已经不再发出吸鼻子的声音了。 

    “噢，我那儿留下不少吃的，只是我忘带了。它们在房间的五斗

橱柜底下。我带了一把小刀……我是在阿斯莱家那个橱柜里穿好小丑

服的，就套在我衣服的外面，我担心可能会冷。然后我把藤箱中那些

女人用的东西拿出来，藏在一边……那个放帽子的托盘我先放在旁边

的椅子上，然后我爬进藤箱，再把托盘举到头顶上，坐下来，再把它

放回到我头顶上，要知道它有一根横着的木条做支撑。这么好的点子

你们肯定想不到，更不要说做得到了。” 

    “幸亏我想不到。”多拉说，可霍·奥哪里听得进去，他接着

说： 

    “等他们捆扎藤箱时我就开始有点懊恼了，那多闷热啊！在车上

我只好挖孔来透气。车子颠簸得厉害，我还割破了拇指。他们把我扔

来扔去，好像我是块煤炭似的——而且常常把藤箱颠倒过来。火车一

个劲儿摇来晃去，我晕车，就算带了食物也没胃口吃。我还带了一瓶

水。在瓶盖没丢掉时一切都还好，可后来瓶盖丢了，因为箱子里太

黑，一直找不到。等到水洒光了，我才找到那该死的瓶盖。” 

    “咚的一声他们把藤箱扔到站台上，我大喜过望，藤箱终于不再

晃动了。我坐了一会儿，困得就想睡。这时我朝外看去，看见标签掉

了，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人朝藤箱踢了一脚，真粗鲁，我恨不得回踢

他一脚!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想我只是低低地说了一声，低得像兔子

声。于是有人说道：‘听上去像有个活口，是吗?怎么没标签呢？’

其实他正好站在标签上面。我看到绳子就在他该死的鞋底上。接下来

他们把我扔到了什么东西上，像是一辆手推车，接着又把我扔在一个

黑暗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想知道，”聪明的奥斯瓦德说，“他们怎么会想到你是一部



电动机器呢？” 

    “噢，那真是太可怕了!”霍·奥说，“是我的挂表。我真无

聊，竟给它上了发条。自从发条断过后，你们都知道它的声音有多

怪。我听见有人说：‘嘘!那是什么声音?’有人说：‘听上去似乎是

个爆炸装置。’……别打断我，多拉，这话是他说的，不是我说

的……‘如果我是巡警，我就把它扔到河里去，管它三七二十一。就

这样，把它扔了算了。’可是另一个人说：‘还是别碰它。’就这样

我没有被扔到河里去。他们又叫来一个人，商量了许久，最后我听到

他们说报警。我只能由他们摆布了。” 

    “可你怎么办?” 

    “噢，我使劲在藤箱里踢，我听得出他们全吓坏了，我还叫了起

来：‘哎，快放我出去吧！’” 

    “他们把你放了吗?” 

    “放了。可那又过了好久，我透过藤箱和他们说了老半天。他们

打开藤箱时，我发现周围已经围了一大群人，都在笑。他们给我干酪

面包，说我是个勇敢少年。爸爸要是没耽误这么长时间就好了，他今

天一早就该跟我谈的。我不认为我做了出格的事，也怪你们没好好照

顾我。我不是你们的小弟弟吗?教我如何做好事可是你们的责任。你

们平常总是这么对我说的。” 

    最后这句话让奥斯瓦德忍无可忍，他大骂起来。霍·奥便哭个不

停，多拉哄他，虽然他已经大得不再需要姐姐哄了。他便靠在她膝上

休息，还说不吃晚饭了。 

    那天晚上本来爸爸要来跟霍·奥谈话的，却没有谈成，因为

霍·奥生病了。不是装病，而是真的病了，我们请来了医生。医生说

他因担惊受怕而发起了烧，可我心里觉得很可能是吃东西吃坏了肚

子。他摇动了好半天，最后吃了干酪面包，还喝了一罐麦芽酒。 

    他病了一个星期。等他好点儿后，也没人愿意跟他多说什么了。

爸爸是全英国最讲情义的人，他说这孩子已经受够折磨。这话说得没



错，他没去看成哑剧，没去嘉里克戏院看《摇头的彼得》——这戏好

看得不得了，和我看过的戏的确不一样。演孩子的演员像极了，我想

他们也许读了很多写我们的书。而且还吃了许多我觉得最难吃的药。

我怀疑会不会是爸爸存心叫医生开难吃的药来惩罚他。女人或许会这

样，男人一般没这么有心计。反正是吃一堑长一智吧，现在我们没有

谁打算再逃走了，谁鼓动我们都没用，我看霍·奥也不会想再出逃一

回了吧。 

    他受到的惩罚就一个：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当着他的面把那件小丑

服给烧掉。布料和红镶边可都是用他自己的积蓄买来的。 

    当然，等到他痊愈以后，我们会教他不要怨天尤人。这也正如他

自己说的，他是我们的小弟弟，但我们不会忍受他那些无理的要求。 

    本章讲的是妈妈去世近一年后那个圣诞节的事情。说到妈妈我还

有点儿写不下去——不过就说一件事吧。如果她只是短暂离开而非一

去不返，我们是不会如此渴望过这个圣诞节的。当时我却没弄明白，

可如今我长大了，也渐渐懂事了。正是因为一切都变了，妈妈的离去

让我们感到害怕，必须找点儿事情来做，不管干什么都行，无所事事

只会生出更多的烦恼。 

    可就在圣诞节临近时，爸爸突然要离开我们出一趟门。据说是那

个骗了他钱的合作伙伴卷款潜逃去了法国，他想去把他追回来。后来

我们才知道，那个人其实在西班牙，而据说在西班牙，罪犯是永远都

抓不到的。 

    临走前，爸爸把多拉和奥斯瓦德叫进他的书房，说：“很抱歉我

必须得走，这是生意上的事，很重要，我非去不可。我走了以后你们

乖乖的，行吗?”接着他又说：“今年不能在家好好陪你们过圣诞节

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告诉你们也不明白。我已让玛蒂尔达给你们做

一个素心布丁。明年吧，明年的圣诞节一定会让你们过得开心。”

（事情的确如此，第二年圣诞节我们成了一位有钱的印度叔叔的侄儿

侄女，过了几天好日子，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一起来到刘易沙姆火车站送爸爸，他带了一些行李，有一条

用带子扎着的彩格呢毯子。送走爸爸以后，我们便回到家里，看到他

收拾过的房间纸张扔得到处都是，各种东西杂乱地摆放，那种人走后

的冷清迎面袭来，真叫人感到难受。我们开始收拾房间，这是我们能

为他做的唯一事情。可是祸不单行，狄克失手打破了他剃胡子用的镜

子，霍·奥用封信折了一只纸船，后来才发现，这封信是爸爸特地保

留下来的。收拾完房间，我们回到儿童室，炉火已经灭了，就算用了

很多《记事日报》也没法让壁炉生起火来。当时做我们总管家的玛蒂

尔达夫人也不知去向，就跟火一样地消失了，我们待在厨房里，因为

厨房里的炉火总是旺旺的，我们就在壁炉前的地毯上铺上报纸坐下。 

    奥斯瓦德说：“爸爸说由于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我们不能好好

过圣诞节了，他已经请玛蒂尔达给我们做了布丁。” 

    这种什么都不放的素心布丁顿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忧郁

的阴影。 

    “我不知道她会把它做得素成什么样?”狄克说。 

    “那就像清水一样，没得说。”奥斯瓦德说，“一个随你爱吃不

吃的布丁——那是她的老一套了。” 

    大家叹着气，我们越挪离炉火越近，直到屁股下面的报纸一个劲

儿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只要让我试试，我敢说定能做一个不是素心的素心布丁。”艾

丽丝说，“我们干吗不自己做呢?” 

    “你有钱吗？”奥斯瓦德沮丧地说。 

    “那得多少钱?”诺奥尔问道。大家凑了凑，多拉有两便士，

霍·奥还有个法国硬币。 

    多拉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出那本烹饪书，它一直被卷着和衣夹、

抹布、扇贝、绳子、廉价小说、瓶塞起子等杂物放在一起。书页上还

沾着很多面粉，就像我们那位总管家——她所做的点心都是在这本烹

饪书上而不是在烤箱里完成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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